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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幽贯冥  泰志适情
——论温古新书《苍茫注》的诗歌意境

●张文静

2026 年年初，长篇小说《富甲天下大
盛魁》首发式现场，编剧、作者梅锋以一句

“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好故事”，道出一部作
品、一群创作者、一段商业传奇跨越十余
年的坚守与回响。从剧本到小说，从杀青
到面世，从荧屏到书页，《大盛魁》用漫长
的等待，证明好故事从不畏惧时代流转，
更不会被岁月埋没。与梅锋搭档作者王
路沙因有事没有出席首发式。

《大盛魁》之于梅锋，是出道即巅峰的
起点，也是改写人生的际遇。作为他编剧
生涯的第一部作品，剧集凭借扎实叙事与
厚重底蕴收获高口碑，更让这位祖籍江苏
的北京青年，与内蒙古草原、与塞上商道
结下不解之缘。在王新民导演的引领下，
他与搭档王路沙并肩创作，一个擅长宏观
架构与本土历史，一个深耕社会学与文学
表达，优势互补间，将三百年旅蒙商传奇
落地为有血有肉的故事。电视剧杀青之
时，小说初稿同步完成，原本计划影书同
步问世的美好愿景，却因播出延宕，迎来
了长达十年的等待。

十年间，世事更迭，影视与出版生态
风云变幻，短视频、短剧冲击着传统文艺
形态，无数人质疑纸质书与长故事的未
来。但梅锋与团队从未放弃，他们在各自
道路上沉淀成长，从青涩青年蜕变为成熟
创作者。2023年，电视剧终于登陆四大卫
视与网络平台，热度与口碑双丰收，为小
说出版铺垫。团队没有将书稿仓促面世，
而是对旧稿大幅精修，将三部曲调整为契
合剧集结构的上下两册，完成从影视艺术
到文学文本的深度转换，补全影像未能尽
述的细节与情怀，让这段传奇以更完整、
更细腻的姿态走向读者。

在快餐化阅读盛行的当下，为何还要
坚守长篇创作、坚守纸质书写？梅锋给出
了坚定答案。人类文明始于篝火旁的故
事传承，对好故事的渴望早已刻进文化基
因，媒介形式更迭，从未改变人们对真诚
叙事的追求。《富甲天下大盛魁》的珍贵，
不仅在于还原大盛魁的商业奇迹，更在于
它写透了普通人的奋斗与成长。王相卿
的迷茫、史大学的内耗、张杰的洒脱，映照出当代人的生活百态；三
兄弟从草根起步，在挫败中坚守、在困境中突围，藏着跨越古今的精
神共鸣。

这不仅是一部讲述“富甲天下”的商业书，更是一部书写人心与
坚守的成长史。它传递的不是投机取巧的致富术，而是以义制利、
以诚兴业的商业哲学，是平凡人找准方向、脚踏实地，终将在时代长
河中留下印记的人生信念。王新民影视工作室二十余年深耕大盛
魁 IP，梅锋、王路沙十余年打磨文字，这份执着，本身就是对“工匠精
神”最好的诠释。

篝火未熄，故事常青。《富甲天下大盛魁》的出版，是一段创作征
程的圆满，更是一段传奇的新生。在流量与快节奏裹挟的时代，它
以厚重与真诚提醒我们：文字有力量，经典有温度，人类永远需要一
个能安放心灵、启迪人生的好故事。而那些耐住寂寞、用心讲好故
事的人，终将被时光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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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揭示了诗歌在情感链
接、社会认知、交流共事与伦理教化中
的多重社会功能。当代也总有这样一
些诗人，当他们独坐于幽室庭院或山
水之间，心灵便能与天地相通，思绪可
以无边际地蔓延开来，抒怀胸臆、浅吟
低唱，豪情壮志、情景交融、物我两忘。
品读诗人温古的新书《苍茫注》不禁令
我思绪万千，感慨良多。

在温古先生的诗歌表达中有个突
出特点，即情归于理，世间万物之理又
将个人情感融入更为浩渺的宇宙之
中，通过精神思想的超越而非情感的
满足宣泄来使情绪复归于恒定与平
常，指向的就是这种物我交融进而物
我两忘的超越境界。在温古新书《苍
茫注》第二辑《沿着纸页的阶梯进入蜀
河镇》组诗“听古人讲述”里：“他们的
话，被时光翻译成了实物/一条河讲出
了那么多的波涛/一条河床说出了那么
多的航运、沉没/秦岭和大巴山，他俩也
在唠嗑/讲出了那么多的风云暴雨冰
雪/以及雷霆、闪电和动植物的故事/讲

到风云的时候，痛哭流涕地下起了大
雨……放下吧，那些沉重的话题/像河
流放下那么多的大石头/我一下子轻松
了/恍然推开一扇古庙的门/和当下的
阳光撞了个满怀”。诗人用情理之中
的跳跃式语言完成了一场思想境界的
超越之旅，不仅解读世间万物的自然
规律，也隐喻人的一生几个阶段：满怀
豪情的青年，风云激荡的壮年，释然恬
淡的暮年。温古先生以看似克制的平
实文字描绘出了内心的波澜起伏及所
思所想：我们终将走向达观，与世界和
解，与自己和解，走向“阳光”。

黑格尔指出文艺以感性形象显
现精神真实，是理念的感性表达；钱
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指出，文学的
生命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脱离传统
便如无源之水。这些经典论述从不
同维度揭示了文学作为文化精神载
体与传播媒介的根本属性，其发展始
终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温古先生
的诗歌从文化传承到独创文本，跨越
藩篱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以新
形态独善其身。他的诗歌所承载的
深厚底蕴、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渗
透至广泛的文化实践之中，从个体的
情感表达升华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切思考与延伸。在第二
辑《沿着纸页的阶梯进入蜀河镇》组
诗“离开蜀河镇”中：“一块秦砖，砌在
墙里/你不能搬动，那是《史记》中竖
排的方块字/一个鼠洞，你不要掏/那
是《二十四史》中的一个句号/它通向
两千年前古人生活的暗角……”。温
古先生用极致而浓缩的语言由小见
大、由大寓精，收放自如 ,行云流水般
地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融
会贯通的文化实践功力。

苏轼提出关于对待外在事物态度
的美学命题“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
可以留意于物”，圣贤“或出或处，或默
或语，君子无可无不可”，君子能像水
一样随物赋形，能屈能伸，便是符合

“道”的。在第三辑《曼德勒岩画》组诗
中：“黑色的岩石上，雨珠碎裂/青色的

岩石上，星星一滴一滴溅落/一千年、一
万年，古老的风在唱：一万个、一千个，
相似的夜晚/别问我祖先们的秘密/闪
电已经刻在了石头的脸颊上”“一万
年，光阴被天空静静地吸走/只有巴丹
吉林的流沙/跟着驼队，能走出洪荒/今
夜，如果我睡着了/明天刨开沙土，我就
是一根/埋得最深，最黑的肉苁蓉”。温
古先生用极具张力的想象体悟世间大
象，大跨度的语言完成了他雄浑的语
言风格的架构。阮籍《清思赋》描述虚
以纳物的状态，“夫清虚寥廓，则神物
来集；飘遥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
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
情”，温古先生对世间大象的神物来
集、洞幽贯冥，以及他冰心玉质、恬淡
无欲的性格品质，铸造了他诗歌审美
超然的成就和无以复制的宏阔境界。
温古先生“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

“随物赋形，能屈能伸”且收放自如、行
云流水，真乃一副君子的文风与作派！
不仅如此，温古先生的诗歌在文化认
同建构、价值引领与文明对话中发挥
着作用。

诗歌始终是温古先生的生命追
求，从而也导致他的诗具有田野调查
式的写作特点和在地性的美学风格。
成为一种承载着生存智慧与道德秩序
的文化密码，诗人在城市与乡村的地
理切换中，始终以朴素而充满张力的
语言校正精神的坐标。在第四辑《哈
岱高勒露天煤矿的诗歌档案》组诗中：

“凝重，威武。当他们/从矿井里走出/
一列行动的雕塑挺进着/那工衣的折痕
和脸上的轮廓/呈现铸铁的坚硬和岩石
的光泽/阳光的精神/任时间都无法打
磨”“比如喜马拉雅山顶的积雪/炉膛里
燃尽的灰，比如老矿工的白发/再加上
亿万年的沉埋/站在大地的最深处/才
能说出，矿工的海拔”。这些带着时代
温度的细节，不仅是他多年煤田工作
个人记忆的打捞，更是对经济变迁、奋
斗一角的诗性记录，具有超越个人经
验的历史纵深感。这种基于真实工作
经验的创作，以有节制的笔触抒发社

会关切如何重塑生命价值的赞歌。诗
人完成对劳动者的诗性诠释——它不
是单向的情感赋予，而是生命之间的
相互精神滋养。这种将具体劳动升华
为道德秩序的描写，体现了社会伦理
赋予的结构视野，具有一般诗人难以
触及的境界。

温古先生的诗歌也具有绚丽而魔
幻的光谱，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浓缩着
可以用文字表达的所思所想。从恣肆
汪洋的寓言、纵横捭阖的史论，到雄深
雅健的纪传，诗人担负着厚重抱负，又
始终在“言志”与“抒情”之间穿行。其
中最有力量的篇章，无不是从“我”出
发，再通向辽远天地。说到浪漫主义
色彩，温古先生的很多诗句又充满绚
丽魔幻的想象，在《杏树上的喜鹊窝》
中：“你简陋的阁楼上/曾挽留夜行的流
星过夜/月亮是你府邸的常客/是啊，你
是农人的好邻居/和他们一起，平静中/
将毛茸茸的日子孵出了窝”。浪漫之
余，诗人又常常会将清丽的词藻融入
雄健的境域里，在《布谷声声》里：“从

《诗经》里找，从《楚辞》里找/从《全唐
诗》里查这个词的出处/‘布谷、布谷’的
声音/水珠一样敲击我的耳鼓/王维从
一首唐诗中转过身来/像‘漠漠水田飞’
过来的一只‘白鹭’/说，布谷是仄声韵/
是叫醒万物起床的声音”。诗人从

“我”的感知出发抒情，将视野打开通
向辽远天地，给予读者无限想象的可
能。

温古先生数十年可谓著作等身，
殊荣无数，在此不一一赘述。当我再
次拜读先生大作，时而拍案叫绝，时而
感同身受。他或以历史与现实对话，
展现出学者型诗人的思想锋芒；亦或
用词诡谲瑰丽，超乎常人思维，彰显大
家风范的修养气度。最后用先生诗中
语句结束我有感而发的浅薄论析，在

《在峡谷里听泉》组诗里诗人写到“多
深的泥土/能接近它们的思想？/多深
的路，能追上/它们行走的根！”诗人用

“樟子松”寓意文学之路，吾将上下而
求索！

本书通过溯源中国早期城市形成轨迹，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发
展密码，探讨早期城市与文明要素形成的关系。

                                                                （据《人民日报》）

文化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共生、多元一体才
能构筑绚丽多彩的文化。达斡尔族作
家苏莉多年来试图用文字重建记忆中
的故乡——莫力达瓦，从《旧屋》到《天
使降临的夏天》《万物的样子》，再到

《生于莫力达瓦》，苏莉完成了精神上
的归乡之旅。她以女性视角和声音所
打造的文学世界，展现了达斡尔人赖
以生存的栖息之地与精神家园，也开
启了达斡尔族女性方志的时空。

女性志

在苏莉的笔下，地方记忆不仅是
历史的再现，更是女性在地域中的身
份认同与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生于
莫力达瓦》的出版，打破了传统方志以
男性视角和宏大叙事为主的模式，转
而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
微观历史。苏莉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
风物记载，深入到达斡尔族社会生活
的肌理之中，尤其通过聚焦女性的日
常经验，为这个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
承方式的民族，构建了一份鲜活而立
体的文化档案，保留了其文化身份与
文化记忆。

达斡尔族女性，是家庭的主要劳
动力，除了家务，她们种植烟草，晒制
黄烟，制作皮靴，缝制手工艺品，以此
来贴补家用。善良、聪慧、隐忍、宽容
与担当，是一种深植于乡土社会伦理
结构中的文化基因，也内化为苏莉个
体生命经验中鲜活的成长记忆。这些
品质在具体而微的日常实践中、在代
际传递的情感互动中，逐渐被赋予意
义 与 形 态 。 苏 莉 所 经 历 的“ 自 在 生
长”，实质上是这一伦理生态在个体生
命历程中的具象化实现——它既承载
着文化传统对人格模式的隐性塑造，
也体现为个体在接纳与转化中所完成
的主体性建构。女性群体所提供的情
感滋养与价值示范，不仅缓冲了外部
世界的结构性压力，更在潜移默化中
奠定了自我认同的根基，使文化基因
得以在代际延续中同时保持着生命
力。

从奶奶、到母亲，再到姐姐们，苏

莉耳濡目染一代代达斡尔族女性面对
生活的勇气与担当，她们从不怨天尤
人，也不会被命运压垮，她们天生具有
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的能力。哪
怕琐事缠身，也会在原野上尽情舞蹈。
苏莉笔下，一代代达斡尔族女性在这
片广袤的土地上，劳作、繁衍，生生不
息。

地方志

苏莉的散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
志体例，而是通过散文的形式，完成了
一种“情感的地方志”“记忆的地方志”
与“身体的地方志”的构建。传统方志
关注宏观、政治、经济，苏莉将笔触深
入大江边、山林里、稠李子树下、柳蒿
芽中……她书写奶奶与母亲口耳相传
的故事、稠李子木制作的摇篮、食物的
味道、哈尼卡的样子，以及对故乡风物
的情感，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地方志。
散文同样可以承担记录地方、传承文
化的“志”的功能，是文化存续意义上
的“地方志”。文学丰富了地方的文化
记忆与情感表达，为读者提供了更加
鲜活的地方体验。这种方式能更好地
传承地方历史的同时，也展现了地方
特有的社会面貌与人文情感。

苏莉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衣食
住行、婚丧嫁娶，写母亲的端午节故
事，写人间烟火。她记录了生活在此
地人们的信仰、社会结构、生活方式，
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莫力达
瓦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苏莉创作的母
题。她的作品大多围绕这片土地展开，
记录了达斡尔族的生活细节、风土人
情，以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如果说地方
志是“史”，苏莉的文字就是有情感、有
温度的“史”。苏莉的书写保留了这方
水土的完整记忆。让故乡，让莫力达瓦
从一个地理名词，成为了一个可以被感
知、被理解、被铭记的文化家园。

在写作中，苏莉完成了自己的还乡
之旅。距离给了她回望故乡、回望莫力
达瓦的时间和空间。莫力达瓦之于苏
莉，是身份认同、文化基因和情感归属
的源头。“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的行动
和生活形态，或许也是改变作为生物的

人类及其事物的最大力量”。比起记录
“有什么”“做什么”，苏莉更在意的是
“如何感受”“如何思考”，苏莉绘制的是
一幅充满温度和精神力量的文化地图。

民族志

苏莉的作品不仅承载了对自然地
理与人文风貌的描摹，更通过对女性日
常生活的细致记述，为没有文字的达斡
尔族保存了重要的文化传承与集体记
忆，具有民族志价值。

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
为：“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化
的。民族志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这种
变化的动态过程，以及文化如何塑造和
影响人类的行为和思想。”通过民族志
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化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苏莉长期致力于达斡
尔族与莫力达瓦的文化叙事建构与民
俗研究，并以自己的影响力，持续推动
族群历史经验与社会记忆的呈现。“对
于生长在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我
试图使用汉语重建属于我们这个小小
族群生命的和文化的记忆的尝试。以
便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些线索、一些小
小的路标……”

在传统民族志的叙事结构中，女性
往往被隐身、被遮蔽，或者作为男性的
附属，或被简化为固化的文化符号，从
而消解了其作为历史参与者、见证者与
意义承载者的价值。民族志的女性书
写并非简单的“女性写的民族志”，而是
一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性别视
角为切入点、关注女性生活经验与文化
实践的研究路径，并将女性日常生活经
验作为重要的知识来源。苏莉记录了
女性的故事、呈现了女性视角，她关注
女性经验、创新书写方式，让那些被忽
视的声音得以被听见。

苏莉以文字为经纬，为其故乡绘
制出一幅幅蕴含情感温度、生命律动、
历史痛感与文化韧性的精神图谱。她
记录了莫力达瓦的山川河流、风土人
情、文化历史，以及生于其间的达斡尔
人家的日常生活、亲情故事、代际关
系、民族身份、个体意识、语言环境以
及有关地域文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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